
2022年4月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潘兴盛 校检：王文辉 E-mail:qdnrbfk@163.com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刊
头
图

佚
名

摄

蝶恋花·桃花诗会
玉褪香残仙果小。燕子飞时，长箭惊天绕。
几点腊梅依树梢。争奇斗宠莲儿到。
悠远笛声香暗道。沐浴心田。伴有佳人笑。
小影远行音渐少。多情却被无情恼。

（柏文娥）

蝶恋花·陌上桃花
陌上桃花开满树。十里香风，烂漫乡间路。
自解诗囊挥手去，三杯浊酒春宵度。
溪畔桥边飞乱絮。杨柳依依，拂尽清明雨。
姹紫嫣红莺燕语，天涯望断无寻处。

（徐文炎）

七律·桃花吟
三春丝雨润青葱，一曲溪流映碧穹。
不待群芳生盎意，抢闲桃蕊始争红。
绽花掩面山中俏，垂果跻身母诞隆。
蹊径不言群惹眼，栋梁天下喻才功。

（宫书德）

七律·那朵桃花
雨露春红正是仙，隔河一望醉中弦。
风摇月色含纱影，窗透星光入梦田。
我问花开何处去，谁将夜冷帐中眠。
娇容若伴童心老，最是莹珠掌上怜。

（童 伟）

七绝·咏桃花
春风拂面入桃宫，十亩方塘泛浅红。
鸟语花香银燕舞，彩霞一抹映长空。

（杨 桦）

七绝·咏雪洞桃花
十里桃溪分外红，一江柳色舞春风。
老牛缓缓斜阳下，樵唱声声暮霭中。

（舒康宁）

七律·桃花坞
时逢陌上晚风中，满树繁花分外红。
蝶舞翩跹描画意，莺啼宛转唱农功。
春光有色催人老，月影无言许业空。
把盏今宵离别后，此番思念与谁同？

（杨芳明）

七绝·春桃
燕剪芽黄三月天，玄都含笑玉山烟。
蝶蜂对侣花间戏，小憩追芳共蒂眠。

（陆政宣）

七绝·桃花
三月桃花始盛开，嫣红姹紫惹尘埃。
蝶飞朵朵添春意，醉眼迷人画里来。

（杨 晗）

七绝·桃花
桃花一夜色飘香，雨露朝霞日正光。
百里争春容最美，深情也是吐芬芳。

（龙 讯）

三穗“三月桃花诗会”
作品选登

人间清明又香花，陌上东风向树斜。
草木为邻云彩舞，紫阳作秀鸟声杂。
乱点翠绿春开放，梳出悠远诗正发。
海角天涯无尽处，神定心安即是家。

清明悠思
□ 高俊华

咽溪花泪鹃啼血，野路鸡肠祭客千。
烟袅挂白培冢土，追思万缕又一年。

清明·野望
□ 杨万银

炊烟里的霞光
酿成了红酸汤
木楼上的歌声
唱出了米酒香

小城慢时光
抚平了往日的忧伤
你和我会不会牵手
看摇曳的灯光
……
我常常觉得生活在凯里，自己获取了

此生最悠闲而曼妙的时光，于是为这个一
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城市写了这样一首
歌。在这里，一切的节奏都合乎自然，一
切的呈现都远离匆忙，一切的等待只为了
你走近的步伐。

春夏之交，花开满了凯里。初入凯里
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感受。

月季和杜鹃是凯里的市花，每年这个
时节，她们如约而来，粉墨登场。

她们是苗岭的春姑娘，邀约了春光，
簇拥着，嬉笑着，漫步在每一条街巷。

美丽的花朵开在小城的背影里，它们
彼此衬托成为凯里的底色。行走在街上，
那些既时尚又民族的建筑、景观小品很容
易吸引人的目光。

大十字是凯里城市中心的标志性街
区，进入凯里，免不了要在那里交汇，然
后又扩散开去。

琵琶琴、铜鼓、银帽和芦笙，几组雕塑
景观极具苗侗民族文化特色。往南的一
条街通向民族博物馆，街的两边月季恣意

绽放，花影里的建筑，腰上缀着苗侗的文
化符号，比如蝴蝶、牛角、风雨桥等等，头
上是鼓楼或者吊脚楼的翘檐。就连公交
候车亭，脖子上也戴着亮光光的银项圈。
你可以想象，凯里就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
子，她休闲时尚的裙摆上恰到好处点缀着
民族文化元素，别样的打扮和装束是凯里
这座小城鲜明的标签。浓缩了的文化符
号与时尚生活融合在一起，我们既在潮流
里前行，又不忘来时的路。走近这座小
城，注定会邂逅那些曾经的过往。在一些
旧了的裹了层层包浆的名字里，就会找到
凯里古老的模样——洗马河、凯老街、梁
子巷……多么亲切的乳名，呼唤着这方土
地之上的风烟与芳华。

穿过老街巷子 ，脚下的石板路 ，屋
檐下的旱烟袋，美人靠上的花背带，还
有那美丽的邻家姑娘，都会唤醒你曾经
的记忆。

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所在，也吸纳了

其他民族文化。无论你在什么场合，五花
八门的乡音，起伏别样的调式，听起来就
像一曲交响，并不影响交流和共处。水乳
交融的共生之态让凯里丰厚、多彩和沉
稳，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慢生活状态是人不再为生活奔波，放
缓曾经匆匆的脚步，享受时光的停留。

我们总在满城花开时，恍然听见儿时
的歌谣，萦绕梦里梦外的老阿爸，他的银
匠铺，老阿妈，她的酸汤菜，还有那摇马
郎的老地方，不知还在不在？

过去了这么些年，我们还会记起那个
由若干个风雨桥廊环抱的民族体育馆，记
起万人合唱的《苗乡侗寨》，记起欢腾幸
福的时刻。

由此更让我们记起孙应鳌，记起王阳
明，记起伍略……凯里文明，可以说，很大
程度是文化的砖石，一块一块砌起来的。

初时野蛮，以文化之。文化，化一个
个的个体，化一个村寨，化一座城，垒起
一个城市的文明高度。

我辨识不清楚苗侗服饰文化里的种
类和内涵。人们喜欢把原本冰冷的银子
锤打成永恒，雕刻成春花，赋予它月亮的
圣洁。于是，有一首歌谣常在心里萦绕：

花的容颜云的衣裳/谁在思念那银白
月光/花桥遇见了流水/晚风微微荡/我的
黑夜长了翅膀/一直飞到你木楼的窗/星
空萤火一对对/木叶吹又响/摘一片银月
亮 /戴在你头上/那是我对你 /浓浓的念
想/摘一片银月亮/挂在你的窗/诗意和远
方 /一起去流浪

芦笙在月光下婉转回环，酸汤在味蕾
上的纠缠缭绕……

我还记起一个村庄，在那里，有一群
简单而优雅的庄稼人。

锄头镰刀，春种秋收，他们再熟练不
过了。农闲，男人们最多吹吹芦笙，敲打
银器，喝醉了，喊一嗓子，把歌声牧放在
大山里；女人们只不过是纺纱织布，再把
看到的风物，或者记忆的故事绣成一方

天地……
也不知是哪一天，有人笨拙的拿起画

笔，用雨水洗过的色彩，把猪马牛羊，鸡
鸭鱼虫涂抹在他们的日子里。于是，他们
的农事就多了一季庄稼——在画板上犁
田播种，用颜料给稻子施肥，把牯牛喂养
成一种文化……想象在放飞，庄稼在拔
节，画笔在收割……

这些人，就是苗岭深处的铜鼓村农民
画家。

慕名到访的人 ，不敢相信 ，他们的
画作早已飞出了山村，飞到了国外，频
频获奖。

塑造凯里文明，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铜鼓的画家们同样也在描绘他们的乡村
文明，只不过，他们是用手中的画笔去理
解，去构图。铜鼓村民们笔下的画面古拙
而富有想象，那就是他们的庄稼，专注地
侍弄，画板上一样会丰收在望。

在那里，我请教过一位老画师：你画
的牛怎么是双头，他说，我的理解是牛吃
草的时候右边一下左边一下，所以……

这就是他们的思维，简单而率真。再
来看他们刺绣和蜡染里的鱼是有翅膀的，
龙是有牛角的，蝴蝶有一张人的脸……

一座城，需要文化来滋养，来化解粗
鲁，来维系公序良俗，升华精神素养。

这几天，凯凯和丽丽，这对可爱的苗
族人物卡通形象出现在凯里街头，以一种
活泼轻松的口吻“劝导”市民：大家都来
做一个文明人，让凯里更美丽。

在我看来，文明也不是多么复杂高
深，最简单的感知，就是要获得慢生活慢
时光的惬意。

那就让我们热爱凯里这座小城，从细
微之处做起，关心它，呵护它。让我们把
步履放慢，再放慢，享受亲情、爱情、友情
的美好，享受树木、花朵、云霞、溪流、瀑
布以及大自然的形形色色，在烟火深处，
在万象人间，游历一番，你最终会成为那
个卸下甲胄的归人。

凯里，与一段慢时光相遇

□ 陈永忠

开满梨花的树下，纺车不再响。
——题记

又是一年赏花季。
女儿和她的舞友们在两旁开满梨

花的阡陌上，手拿墨扇，头束红发带，
刀步造型，起身，旋转，跳跃，墨扇或开
或收，忽而碎摇忽而大展，忽而又随着
身形变幻抡拂，裙裾飘处，自有一股小
女儿的飒爽。

梨花不语。
若是母亲在，母亲一定会说，好看

是好看，天，那腰，也不怕闪着。她一
定还会絮絮地说，你妈妈小时候，喜欢
这些得很……

这一年来，女儿长了好一些。去年
的这个时候，她只和外婆一样高。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对梨花开放毫
无知觉。望着对面山坡上零星的几树白
的粉的花，我麻木地想，确定这是春天
吗？有这么寒冷的春天吗？看着客厅落
地窗外斜伸过来的密匝匝的花枝，我想，
以前，花枝也伸过来了吗？母亲看到了
吗？她一定喜欢吧。穿过小区里大红色
石榴花形成的拱门，我想，石榴花又开
了，我的母亲，却再也看不到了。

完全的崩溃过后，是抽丝一般的细
细的痛。

大街上看到一个戴着湖蓝色布帽
子的老人，我觉得格外地亲切；看到老
家的乡亲们唱山歌的视频，我就想起母
亲编的歌词在侗寨里流行了几十年；看
到路边的菜地，我就会想如果是母亲种
的，菜一定比这个大蓬比这个青幽。

是的，母亲这一生，勤劳。母亲这
一生，辛劳。

我永远记得，天还没有亮，不知道
是半夜几点，母亲已经在楼下舂米，做
米豆腐，推米浆，生火；我永远记得，天

冷的时候，该起床了，
母亲会把在火塘边烤
得暖烘烘的棉衣套在
我的身上；我永远记
得，天已经黑了，回到
家 的 母 亲 喝 了 口 凉
水，竟然打着手电筒
又到山上栽最后那几

株辣椒苗。
母亲会绣花，母亲会砌灶，母亲会

打草鞋，母亲会犁田，母亲会缝衣服，
母亲会煮冻鱼……

其他女人会的，母亲一定会；其他
女人不会的，母亲也会。

老家屋前，有一株梨花，到春天的
时候，一树白。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那
样的白，显得好奢侈。梨花开的时候，
还不是农忙季，母亲和邻居们在树下纺
线。一只脚踩在纺车上，白色的棉花
条，被母亲轻轻捏在手中，另一只手轻
轻地不慌不忙地摇着手柄，于是大拇指
般的粗棉花条神奇地变成了一根细细
的纱线，被一圈一圈，卷在小小的纺锤
上。这对于母亲来说，好像很轻松，她
常常边纺着边与邻居们摆龙门阵，说笑
话。纺车细微的吱嘎声，蜜蜂的嗡嗡
声，与说话声笑声一起和成奢侈的梨树
下的一首奢侈的歌。

纺好了线，要织布，织好了布，要染
布，染发了布，要剪裁，剪裁好了，要缝制。

山上的农活，一年四季好像做也做
不完；家里的活，日日夜夜，好像也是
做也做不完。母亲的一生，就在这样的
四季和这样的日夜中度过。

母亲的好人缘，有一部分来自她的
巧手——别人来和她讨绣花样，讨鞋样。

母亲的勤劳，给家里积了福——虽
然我们姊妹多，不仅没有饿肚子，还经
常接济比我们穷的亲戚。

现在，染缸里的靛蓝，再也染不蓝母
亲的手指；吊脚楼屋檐下长长垂下的波浪
形的晾着的黑布，再也卷不到母亲的怀
里；织布机上，用大木栅使劲往腰的方向
打布的声音，再也不会从我们家传出去。

五岁那年，我们家搬到离老家三十
里的另一个镇上住，有一次走路回老
家，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坡上，俯身看着
半山腰上寨子里的一片片青瓦，母亲问
我：“哪一栋吊脚楼是我们家的？”我认
真看了看，指了指较远的那一处。母亲
惊喜地笑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那屋前有一树白。”

那屋前的一树白，因为老家重新规
划，已经不复存在。

心里的一树白，烙在灵魂里，越久，
越深，越馨香。

梨花又开放

□ 邰光琼

很是佩服古人的智慧，他们能根据北斗
七星在夜空中的指向，制定出二十四节气，
用以指导农业生产不误时节。春分过后，
雨，似乎变得缠绵细腻、连绵朦胧起来。

因为确诊 1 例新冠肺炎，长沙便进入了
紧张的阻断防控截断。无论是这座城市的
永久居民，还是旅居者或匆匆过客，都在积
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做核酸检测或配合居家
办公。尽管我们的小微企业才刚起步，需要
我们倾注更多心血，但无情的病毒，再次威
胁着我们的安宁。没办法，我只好备足食
物，宅在家里，开展工作。

接近午时，坐在阳台上阅读，不时眺望
窗外，看细细密密的雨水像喷雾一样扑在玻
璃上，然后汇集成一条条水流急速下坠，玻
璃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窗外的城区，亦然。

忽然觉得，此刻的雨水，是那样的迷人，
它既没有暴雨的凶猛，又没有阵雨的急促，
仿佛惯例，保持着一种温柔的绵延、晶莹与
纯净。

小时候曾听父亲讲，雨是瑶池溢出的
水，是天宫的使者，人间的精灵。以前自己
对雨水除了知道它滋润万物、给出行带来不
便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其他印象。大学毕
业后走上社会。历经了许多人和事，才体会
出雨水特别是春雨的细腻与可爱。

三月下旬，这场不早不晚的春雨，轻叩
着我的窗户，几乎听不到声音，这让我想起
千万年来，人世间匆匆走过多少不知名的卑

微生命。就算少数长寿者，对于大自然
来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由此，深深感
悟到脚下这块土地的伟大，她以博大的
胸襟容纳了多少人间的美好与罪恶。

在我的想象中，地球原本是美丽的，
承载着各种各样的生命，他们有各自的
生物链，享受各自的资源与空间，大自然
给他们平等的游戏规则，让他们环环相
扣，循环不灭。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向自诩为高
级动物的人类，因为欲望的畸形膨胀，凭
借所谓的科技，肆意蹂躏自然，无度开
采、各种生化试验、核试验、局部战争
……各种愚蠢行为，反反复复，折腾不
休，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事
故频发，严重侵占了其他动植物的生存
空间。

地球上的建筑越来越高，大国之间
的博弈越来越激烈，人类的选择却越来
越危险。一场俄乌冲突，核战争似乎近
在咫尺。想象人类的每一场战争，会导
致多少生灵涂炭？导致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导致多少文明成果毁于一旦？

为什么我们不学习一下绵柔春雨，以自
己的温情，回馈我们共同生存的土地？以自
己的能量，滋养更多世间的生命？

中午饭后，俯瞰附近街道，但见人车稀
少。于是，下楼去买东西。撑着雨伞穿过青
石板铺就的幽深巷道，托起一层蒙蒙细雨，
听高跟鞋节奏般扣响石板路，居然别有一番
味道。看见一座古建筑外墙上，雨水将积垢
冲洗出一条洁净区域，散发出一股清新之
气。我在想：要是这绵柔春雨能够冲洗到世
间的好战思维，让大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爱护自然，摒弃战争，该多好啊！

巷内寂静，独自前行。忽然听到古琴名
曲《渔樵问答》，让我十分震惊，在喧嚣的都

市之中，在被人们容易忽视的小巷内，能听
到如此高雅的琴声，真给人一种“此曲只应
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感觉。

春雨绵柔，甘如琼浆，为人间第二杯。
如果说酒能带给人们豪情斗志，春雨则更能
带给人们以冷静与思考。

行走在绵柔春雨中，我忽然心生期盼：
愿大家爱春雨，爱阳光，爱生命，爱和平！

春雨绵柔

□ 杨邹雨薇

草色欲流，烟柳迷蒙，细雨斜织，又
是一年清明。

算来“清明”这个节日，已有两千五
百年余。晋文公重耳为报答介子推“割
股奉君”之壮举，一把火烧了山林，想
逼出介子推出山为仕，却得到枯柳下焦
尸两具。晋文公手捧介子推绝命血书，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他自此才明白一个隐居臣子，“不言
禄”的耿耿忠心。

“山水”同在为“清”，“日月”同在
为“明”，合之便是“清明”。清明的意

蕴便藏在山、水、日、月，大自然周而往
复里。宇宙万物此消彼长，生死轮回，
自然中阴阳二气的运行产生天地万物、
四时晨昏。夏阳最盛，故草木葳蕤。盛
极始衰，阴气渐涨，遂秋冬草木衰败。
阴到极点又转为阳，阳生而春至，万物
萌生，百花齐放，吐故纳新。在这新旧
荣枯交替之际即为――清明。清明又
为祭祖节，祭奠逝去的，可逝去的又何
尝不孕育着新生。

为旧冢新坟淋上一抔新土，为逝去
的先人送些纸钱。在这一刻才会深刻体
会到――人这一辈子，只有站在这里，才
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而去！

听风听雨过清明，草长莺飞，万物
灵长，有生有死，生生不息。

人生如寄，俯仰之间，只有慎终追
远，不忘本源，才能关照生命，参悟清明。

参悟清明
□ 程 霖


